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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语“村”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王文敏

[摘 要] 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绘制52个点的临高语“村”的立体化语言地图,展示“村”
的语言形式。临高语“村”可分为两类:ɓe3 类“村”(包括vɔ3、vɐ3、ɓe3、ɓɔ3、və3、v􀱼3)和 mui1 类“村”。

ɓe3 类“村”不是壮侗语ɓaːn3“村”的韵尾脱落而成,也不是源于“伯”,而是与汉语的“浦”同源的形式,

是百越文化底层,从表“濒水”之意,词义扩大为表“地方”“村”之意。从新发现的吉兆海话可推知,
海南及湛江带“美、迈、梅”的地名源自雷州半岛俚人族群的语言的 mui1,意义也是“村”,而不是

“母”。临高语方言学的研究,除需考虑语言本体外,还需考虑地理、文化、历史等因素才能得到可信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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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地理语言学是以众多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展示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解释这

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国内率先运用地理语言的是汉语方言学,代表性的成果是曹志

耘在2008年所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1]民族语学界使用地理语言学起步较晚,近年来有了一定的进展,

现出版的民族语言地图集仅有金有景主编的《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2]铃木博之介绍了藏语方言学研究

中的地理语言学方法,探讨有关“康方言”的问题,认为方言学研究绘制地图是不可回避的过程。[3](P1)杨露利

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考察阿昌语塞音韵尾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演变特点。[4](P347)鄢卓、曾晓渝通过绘制现代壮

语方言“太阳”的分布图,并对各种词形进行分析解释。[5](P15)舍秀存介绍了地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

的一种研究方法Glottogram,并利用Glottogram分析青海省循化县街子乡撒拉语的内部变化。[6](P96)总体来

看,无论汉语方言学界还是民族语学界,都使用立体的语言地图形式,展示该特征在各个语言/方言中的共时

横向分布,借以探讨该特征的历时纵向发展演变的规律。临高语是台—卡岱语群的一个语言。临高语在

台—卡岱语群中的系属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国内一直沿用张元生[7](P8),梁敏、张均如[8](P1)的

看法,认为临高语(theOngBeLanguage)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侗台语族台语支),与壮语比较接近的一个

独立语言。国际上则认为临高语为台—卡岱语群壮侗语族与拉珈语同一语支的语言。[9](P7)临高语方言土语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果颇丰,如萨维纳涉及的是临高语长流话;[10]桥本万太郎涉及的是临高语

新盈话;[11]张元生分析研究了临高、澄迈、琼山三个方言;[7]梁敏、张均如也分析临高、澄迈、琼山三个方

言;[12]刘剑三研究的是波莲镇古柳村的临高语;①辛世彪研究了临高语长流话。[13](P24)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涉及

了临高语的主要方言土语。方言学指的是研究方言的学问,方言学包括地域性语方言和社会方言。[14](P1)张
元生等意识到临高语的方言学研究离不开地理因素,绘制了12幅临高语语音类型差异的分布区域地图,但
是并没有对语言特征差异进行解释。[7](P80)其他研究几乎不考虑地理因素,只考虑语音类型的相似性,主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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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是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语言点数量较少的方言或土语研究也许不需考虑地理环境,但多

语言点的方言学研究就不可避免绘制地图。临高语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国内专家、学者为了行文方便以人

口最集中的临高县为代表,称为临高语,[8](P1)而境外学者一般称临高语为Bê,如萨维纳(Savina)、[10]桥本万

太郎(Hashimoto)。[11]关于Bê的含义,梁敏、张均如认为ɓe3 就是“村”的意思,临高人自称a􀱻3ka􀱻3ɓe3 意思是

“讲村话的人”。[12](P22)“村”涉及临高人族群称谓的问题,是“正名”的问题。厘清临高语“村”的历时纵向发展

演变,对临高语的语言史、整个台语的语言史、临高人族群的迁移史均有重要的意义。梁敏、张均如并认为

ɓe3“村”或vɔ3“村”与其他侗台诸语言的ɓaːn3“村”是同源的,ɓe3“村”是由ɓaːn3“村”的韵尾-n脱落而

成。[8](P14)张惠英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临高语当中ɓe3“村”的本字是汉语的“伯”。[15](P2)

针对上述临高语“村”的问题,本研究按照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将52个点语言点与“村”相关的语

言特征绘制地图,结合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解释临高语“村”,探讨“村”的历时纵向发展演变的规律。为保

证语料标准的统一性,研究所涉及的52个点临高语“村”的语料均为实地调查录音并记音。因许家平(见

WeeraOstapirat[16](P339~344))指出广东的吉兆海话应该归属临高语,52个点的临高语包括吉兆海话。

二、“村”的语言地图及解释
王文敏、朱晓农将临高语分为三个方言区:临桥方言区,下分临城和桥头两片。[17](P11)临城片分布于临高

县及附近地带,以及儋州部分地区;桥头片分布在澄迈县桥头镇、福山镇。长澄方言区,下分长流和澄迈两

片。长流片分布于秀英区长流镇等地;澄迈片位于澄迈县老城镇。琼山方言区,下分府石片和四龙片。府石

片分布于琼山区府城镇,及秀英区永兴镇、石山镇等地;四龙片(原三龙片,龙塘、龙泉、龙桥基础上加入云龙)
分布于琼山区龙塘镇、龙华区龙泉镇、龙桥镇、美兰区云龙镇等地。本文调查点中包括一个新发现濒危点吉

兆海话,因此,本文在上述三个方言区外增加一个:吉兆方言区吉兆海话。图1所示,临高语属于“濒江型分

布”,海南临高语主要分布在南渡江以西,广东吉兆海话分布在袂花江东部,靠近南海。临高语“村”有七种语

音形式mui1(吉兆海话),vɔ3,ɓɔ3,ɓe3,və3,v􀱼3,vɐ3。临桥区、琼山区和长澄区澄迈片为vɔ3“村”。长流片语音

形式最多,有ɓe3,ɓɔ3,və3,v􀱼3,vɐ3。仅吉兆方言区吉兆海话读为mui1。

vɔ3,ɓɔ3,ɓe3,və3,v􀱼3,vɐ3 是语音互转关系(详见表2中的临高语“叶”“手”“肚脐”等及论证),本文简称

ɓe3 类“村”。mui1(吉兆海话),称为mui1 类“村”。

图1 临高语“村”的语音类型

(一)ɓe3 类“村”的解释

1.ɓe3 类“村”与“伯”及ɓaːn3“村”不同源

“伯”不是张惠英[16](P2)所说是 “Bê”的本字,“伯”上古拟音pɯak(潘悟云),《广韵》博陌切,“伯”是入声

字。临高语各方言土语“伯父”均读作/ɓeʔ7/或/ɓeʔ9/,仍保留促声,“伯”显然不是“Bê”的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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ɓe3“村”是否如梁敏、张均如[8]所释ɓaːn3“村”韵尾-n脱落而成? 表1可以看出侗台诸语言“村”多读为

ɓaːn3,韵母为长元音a。临高语及保定、黑土黎语的语音形式与侗台诸语言有一定的差异。
表1 侗台诸语言“村”的读音

泰语 ɓaːn3 侗南 _ 保定 ɓou3 吉兆海话 mui1

老挝 ɓaːn3 侗北 _ 黑土 ɓau3 长流 ɓe3

版纳 ɓaːn3 仫佬 maːn3 通什 faːn1 荣山 ɓɔ3

德宏 maːn3 水语 ɓaːn3 加茂 fuən1 临高 vɔ3

傣拉 vaːn3 毛南 ɓaːn3 西方1 kwaːn1 琼山 vɔ3

龙州 ɓaːn3 佯僙 ʔmaːn3 西方美孚 Ɣaː􀱻1 秀英 və3

邕宁 maːn3 锦语 maːn3 白沙 faː􀱻1 苍东 vɐ3

武鸣 ɓaːn3 莫语 ɓaːn3 元门 fuan1 永庄 v􀱼3

文马 ɓã3 拉珈 ɓaːn3 村话 fɔn1

布依 ɓaːn3 标语 min2 那斗 fan1

表2所示,侗台其他语言读短a韵的,海南临桥方言区、琼山方言区临高语多读为ɔ。长流片内部有所不

同,各点均为语音互转,即其他方言土语读为ɔ的,长流镇读为e,苍西读为ɐ,业里读为ə,永庄读为􀱼。也就

是说临高语ɔ是短元音a演变而来的。
表2 侗台诸语言短a韵

临高语 侗台其他诸语言

词条 临高 龙塘 长流 吉兆 荣山 苍西 业里 永庄 泰语 龙州 武鸣 柳江 版纳 侗南 水语 黑土 通什

叶 ɓɔ2 ɓɔ2 ɓe3 ɓou2 ɓɔ2 ɓɐ2 ɓə2 ɓ􀱼2 ɓai2 ɓaɯ1 ɓaɯ1 ɓə1 ɓai1 pa5 va5 ɓəɯ1 ɓəɯ1

手 mɔ2 mɔ2 me2 maːu2 mɔ2 mɐ2 mə2 m􀱼2 mɯ2 mɯ2 faɯ2 fɯ􀱻2 mɯ2 mja2 mja2 məɯ1 məɯ1

肝 dɔp7 — ɗɔp7 ɗap7 — ɗɐp7 — —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 —
肚脐 _ɗɔ2 _zɔ2 _ɗe2 — _ɗɔu2 _lɐ2 _lə2 _l􀱼2 _dɯ2 _di1 _dɯ1 _dɯ1 _ɓɯ1 _ljo1 _dwa1 rəɯ1 fəɯ4

种子 vɔn2 vɔn2 ɓien2 ɓɔ􀱻4 ɓɔn2 vɐn2 vən2 v􀱼n2 fan2 fan2 _ van1 fan2 wan2 van1 phen1 fan1

临高语的a韵没有长、短对立。侗台其他语言长a韵的词与临高语对应的很整齐,而短a韵的词在海南

临高语当中多念ɔ、a、i。[12](P149)我们最新调查显示苍西、苍东a与ɐ最小对立(ɗak8 绳子≠ɗɐk8洗捶打洗衣),其他

点读为侗台诸语言读为短a的,苍西、苍东读为ɐ,语音形式接近粤语,与长a的词也不相混。侗台诸语言

ɓaːn3 类是长元音,如果是长元音,临高语仍然读为a,不会读为ɔ等。表3可以看出侗台诸语言读aːn或aː􀱻
的,临高语、黎语多读为an,没有系统出现鼻韵尾脱落的情况。

表3 侗台诸语言长aːn韵

词条 临高 琼山 吉兆 泰语 龙州 邕宁 武鸣 柳江 版纳 德宏 侗南 侗北 水语 黑土 通什

房 lan2 zan2 laː􀱻2 rɯən2 ɬ􀱸n2 hlaːn2 Ɣaːn2 hjaːn2 h􀱸n2 hən2 jaːn2 jan2 Ɣaːn2 rɯːn1 plo􀱻3

孙 lan1 lan1 laːn1 laːn1 laːn1 laːn1 laːn1 laːn1 laːn1 laːn1 khwaːn1' tan1' haːn1 han1 —
扁担 van2 van2 kaː􀱻2 khaːn2 kaːn2 haːn2 haːn2 haːn2 kaːn2 kaːn2 laːn2 an2 ʁaːn1 — —
笋 na􀱻2 na􀱻2 ɬa􀱻3 — — naː􀱻2 Ɣaː􀱻2 hjaː􀱻2 — — naː􀱻2 na􀱻2 naː􀱻1 nɯː􀱻1 nɯː􀱻1

长a读为ɔ,鼻韵尾脱落的现象在临高当中都没有系统地出现,仅“村”一例长a读为ɔ,鼻韵尾脱落变成

vɔ3,显然证据不够充分。ɓe3 类“村”与侗台诸语言ɓaːn3 类“村”不同源。

2.ɓe3 类“村”与“浦”同源。表4所示,鱼部字临高语大都读为ɔ。
表4 临高语鱼部例词读音

例词 长流 荣山 临城 桥头 文大 石山 永兴 业里 龙塘

【弩】弓、射 ne2 nɔ2 ȵɔ2 ȵo2 nɔ2 nɔʔ10 nɔ2 — nɔ2

【麸】细糠 ɓe4 ɓɔ4 vɔ4 vɔ4 vɔ4 vɔ4 vɔ4 vɔ4 vɔ4

初 se1 sɔ1 sɔ1 sɔ1 sɔ1 sɔ1 sɔ1 sə1 sə1/sɐ1

助 tɔ2 tɔ2 tsɔ2 tsɔ2 tɔ2 tɔ2 tɔ2 tɔ2 ts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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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语都是侗台诸语言第3调的占85%,都是侗台诸语言第5调而临高语为第3调的占76%,临BC1~
侗、台B1和C1;临BC2~侗、台B2和C2。[8](P22)临高语的第三调来自阴上或阴去。从声母来看,临高语滂母

字读为f、v、ɓ的很普遍,比如表4中的“麸”,上古滂母鱼部,长流、荣山声母读为ɓ,韵母大都读为ɔ。临高语

歌部字早期读音为a,如锣la2 等。晚期借入读为ɔ,如歌kɔ1 等。但歌部字没有表“村”之意的例词。幽部字

有表“村”意的堡,但是幽部字临高语多读为u,如斧fu3 等。从声、韵、调及语义来看,临高语ɓe3 类“村”可能

来源于 “浦”,“浦”为滂母鱼部上声。
“浦”“步”“阜”“埠”为同源词。①“浦”:(1)水滨,《詩·大雅》:“率彼淮浦”;《楚辞·湘君》:“望涔阳兮极

浦。”(2)小水流注入江海之处。《风土记》:“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
“步”:薄故切,去,暮韵,並。铎部。水边停船处(后起义)。唐·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江之浒,凡舟

可摩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日铁炉步。”“埠”:薄故切,音步,晚起字,停船的码头。字本作“步”。故

“埠头”也作“步头”。清·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贩猪仔》:“所往之地,大抵为新加坡、庇能等埠。”埠,地
方、城市。“埗”,《新华字典》古同“埠”,码头。

临高语ɓe3 类“村”为第3调,来源于阴去或阴上,“布”“埠”“埗”都晚于“浦”且为阳去字。因此临高语的

ɓe3 类“村”源于“浦”。

海南岛位于海中央,四面环海,内部多为湖河溪流,海岛早期移民居临水之处,食水中之物。开始ɓe3 类

“村”仅表濒水的地方,之后词义扩大变成“地方”“村”。

3.ɓe3 类“村”与黎语侾方言ɓou3、ɓau3 的关系

黎语“村”读音有两类,一类简称为faːn1 类“村”,读音为faːn1、fuən1、kwaːn1、Ɣaː􀱻1、faː􀱻1、fuan1、fɔn1、fan1

等;另一类简称为ɓou3 类“村”,读音为ɓou3、ɓau3,是黎语侾方言的读音。分类同PeterK.Norquest[18](P46,451)

(*C-ɓaːn和*C-ɓəuʔ)。
黎语faːn1 类“村”是侗台诸语言固有词汇(详见表1)。那么ɓou3 类“村”最有可能是从其他语言借入。
黎族先民原始社会就从大陆迁往海南岛,梁敏、张均如认为临高人大概是春秋、战国(约公元前500年)

迁往海南岛。[12](P21)临高人族群进入海南岛北部,黎族进入五指山区。黎族最先接触的是临高人族群,说明

ɓou3 类“村”是从临高人族群借入的。

保定、黑土侾黎称“客人”为ɓou3ʔaːu1,中沙ɓau3ʔaːu1。ɓou3ʔaːu1 或ɓau3ʔaːu1 直译是“村人”。其他族群

的人相对黎族来说就是ɓou3ʔaːu1,是“外来人,客人”。那么临高人族群就是他们所指的“外来人,客人”

ɓou3ʔaːu1 或ɓau3ʔaːu1 同临高族群的自称a􀱻3ka􀱻3vɔ3/vɐ3/ɓe3/ɓɔ3/və3/v􀱼3“讲村话的人”也是一致的,即ɓou3

类“村”同临高语的ɓe3 类“村”。ɓou3 类“村”从语音上更接近荣山等地ɓɔ3“村”。

4.ɓe3 类“村”与岭南地区“浦”类地名的关系

临高表“村”的地名为“武、扶”。侾黎表“村”的地名为“布、抱、报、宝、堡”。这里简称为ɓe3 类“村”。
上文谈了“浦”“步”“阜”“埠”“埗”为同源词。相关学者对岭南地区“浦”类地名也做了研究。如:李如龙

粤语“埔”读为阴去pou,指水边。[19](P315)根据《早期香港地图中的埔》,莆、埗、布、蒲、埔、宝、步、埠、浦、甫十个

相关通名,张洪年、片冈新认为基本上是同名异写,是从表码头之意的“步”变来的。[20]张均如认为同侾黎表

“村”的地名“布、抱、报、宝”一样,海峡北面仍保留“布、抱、报、宝”村名,如:广东南部徐闻县的抱金营、保绿

村;海康县的保六仔、包金;湛江的抱睦、抱寮;电白的保田;信宜的保城;化州的包山等。[8](P18,19)广西也有大

量带“布、步”的地名,布和步是同名异写,白耀天[21](P136)、康忠德[22](P33,36)认为“步”是古越人谓“竹筏”、谓“渡
口”、谓“竹筏泊处”的汉语音译字。韦树关认为“步”或“埠”带有浓厚的越文化色彩的语言底层。[23](P44)

岭南地区“浦”类相关地名均有大量分布,只是选用不同的汉字译音而已。侾黎多用抱、保、宝、布,临高

人多用武、扶,广西多用布、步等,广东多用埔、蒲、布,香港都用莆、埗、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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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0、543、587页。



《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岭南地区内部溪流密布,从地名也反映出来。ɓe3 类

“村”与岭南地区“莆、埗、布、蒲、埔、宝、步、埠、浦、甫”等地名是一致的,是百越民族文化的体现。
(二)mui1 类“村”的解释

吴川吉兆海话“村”读为mui1,湛江有大量“迈、梅”的地名,如湛江吴川的“梅菉”mui21lɔk21(吴川白话)。
海南有大量以“美、迈”命名的地名,如琼山“美兰”mai4nam4(临高语)/mui1lam4(海南话)、“迈瀛”mai4ze􀱻1'。
其中的“美”“迈”等是不同时期汉语音译的结果,语义上同汉语的意思相差甚远。读音不同的一些地名,汉字

也都写成“美”,比如临高县和舍镇的“美南”mai4nam4,博厚镇的“美畔”ma2-fɔn4,临城临高语美类村名多读

为mai4。长流带“美”的村名读为“ɓei2”,如“美德村”ɓe3-ɓei2ɗɐk8。刘剑三认为 mai4,汉义为母亲、雌性、姓
氏或物体之中的最大者。[13](29)张惠英认为地名“美”是“母”的雅称,[24](62)此处值得商榷。

1.美、迈、梅地名的分布

同字或同音地名未必有必然联系,但是他们的一致性,是因移民沟通建立起来的共同的文化。地名在最

初命名是跟地理环境和历史有关,并且地名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还要久远。[25](P70)海南省4个地级市和15个

省直辖的县级行政单位中,黎族聚集区,即6个自治县(白沙、昌江、乐东、陵水、保亭、琼中)和五指山市没有

带美类村名,其他地级市和县级行政单位都有一定数量美类村名。与海南岛相呼应的湛江雷州半岛有不少

带“美、迈、梅”的村,其中湛江“迈-”的村名就有70个,主要集中在徐闻县。海口“美-”的自然村村名达130
个,“迈-”的有11个,临高“美-”的村名66个,琼海、文昌、定安、屯昌、万宁都有一定数量“美-、迈-、梅

-”的村名(表5)。
表5 mui1 类“美-、迈-、梅-”的村名统计

湛江 海口 临高 澄迈 琼海 万宁 文昌 定安 屯昌

迈- 70 11 - 1 6 - 14 - -
美- - 130 66 63 12 2 31 24 7
梅- 9 3 - - 4 1 6 2 -

(*根据2020年mapbar数据,其中-表示相关字在词头)

从地名分布来看(表5,图2),“美-、迈-、梅-”村名分布在海口、临高、澄迈、吴川吉兆、琼海、文昌、定
安等地。

2.雷州半岛俚人迁移的证据

图2 美-、迈-、梅-村名在海南和湛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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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敏、张均如认为一部分是广西中部地区“临高人”,还有一部分“临高人”可能是后续迁入的南朝梁、隋
广东西南部高凉郡的俚人冯冼氏。[8](P11)冼夫人,古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人,“世为南粤首领,跨据山峒,部
落十万余家”。《宁济庙冼夫人加封碑记》“自高州以往海南招安千峒”,隋末唐初冯冼家族统治海南,冼夫人

为首的从大陆到海南俚族大联盟的实现而达到高潮。俚人冯冼家族势力范围包括除岛东北以外的环岛地

理,特别是岛西北保持较多的人口。[24](P86)现今“临高人”也主要集中在岛西北。
冼夫人庙在海南海口、琼山、定安、文昌、澄迈、临高、儋州、琼海、琼中都有分布,“美、迈、梅”村名的分布

范围也大体同冼夫人庙的分布区一致。
“美、迈、梅”地名的地理分布也说明雷州俚人族群曾在这些地方居住过,证实了雷州半岛俚人族群迁徙

的途径。吉兆还保留mui1“村”之意,“美、迈、梅”地名是雷州半岛俚人族群语言信息的遗存,而海南临高语的

词汇系统已看不出来有“村”的意思。“美、迈、梅”地名用“村”来解释就更合理了。如“美兰”mai4nam4,水村;
“美鳌”mai4􀱻au4,稻村;“美尧”mai4ȵau3,盐村。

三、结语
本文采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对临高语“村”展开研究,绘制了临高话“村”义的语言地图,通过地理、历史、

人文等讯息论证了ɓe3 类“村”源于汉语的“浦”,美、迈、梅的地名是“村”之意。
临高语的方言学的研究,仅靠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是不可避免

的。如本研究“村”涉及几百个地理位置,如果仅靠描写的方法,即使地理知识很丰富也不一定知道每个语言

点的具体位置,将“村”的语言特征绘制到地图上,叠加上主要河流等地理环境,则让人一目了然。
临高语方言学的研究,语言点越多越好,每一种土语都很有意义,如果仅局限几个典型的语言点则会出

现偏颇。境内学者,用“临高”之名也未能解决偏颇的问题,因为临高县以外的人并不认同临高语,认为他们

讲的是“村话”(ka􀱻3vɔ3/vɐ3/ɓe3/ɓɔ3/və3/v􀱼3)。而境外学者用Bê来称所有的临高语也有失偏颇,据本文的

调查,临高语“村”的语音形式丰富,ɓe3“村”仅是长流镇各村及西秀镇的龙头、长德、新海、博养村这一小片临

高人族群的口音。另一类仅吉兆海话读为mui1“村”,临高语其他方言土语已经没有mui1 表“村”义的词汇。
临高语的方言学不考虑地理、历史、人文等讯息甚至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根据现存吉兆海话 mui1

“村”的语言信息,综合湛江、海口美、迈、梅的地名分布地图、雷州半岛俚人的迁移史、冼夫人庙等地理、历史、
人文的信息,湛江、海口美、迈、梅是mui1“村”的同名异写,是雷州半岛俚人族群语言的历史遗存。如果仅根

据现代海南临高语mai4 的汉义则会得出美、迈、梅地名为“母”之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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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ord“Cun”intheLingaoLanguage:aGeolinguisticPerspective
WANGWen-min

(GuangdongPolytechnic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65,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methodofgeographicallinguisticstodrawalinguisticmapof(村,liter-
allyvillage)inLingaolanguage(a.k.a.ongbe,Be,orLimkow)with52sites,showingthephoneticformof
"cun".The"cun"inLingaolanguagecanbedividedintotwocategories:theɓe"village"type(including
vɔ、vɐ、ɓe、ɓɔ、və、v􀱼)andthemuitype.Theetypeisnotfromthelanguageofkam-taifamilywithoutthe
terminalalveolarnasal"n",norfromthecharacter"bo(伯)",instead,itisthehomologousform"pu(浦)"
withthemeaningof"Onthebrinkofthewater"intheBaiyueculture,whosemeaningwaslaterexpanded
toinclude"place"and"village".AccordingtothenewlydiscoveredJizhaohaidialect,theplacenameswith
"美mei,迈mai,梅mei"inhainanandzhanjiangareasoriginatefrommuiofthe"Li(俚)"languageinLe-
izhoupeninsulawiththemeaningof"village"insteadof"femina".InthestudyofLingaolanguage,we
shouldconsidernotonlythelanguageontology,butalsogeography,culture,historyandotherfactorsin
ordertoreachareliableconclusion.

KeyWords:geolinguistic;theɓetypeof"cun";themuitypeof"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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